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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黄河粮仓”的年轻种田人
要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谁来种地”的问题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齐河县与省会济南一河之隔，是全省粮
食生产大县，素有“黄河粮仓”之称，已连
续13年粮食总产保持在20亿斤以上，连续7年
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春节前后记者在
齐河县农村采访，有一个印象十分深刻：在
村子里找个年轻人着实不容易。

在城镇化、工业化的浪潮前，农业劳动
力转移是个必然趋势。但是要将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农业生产必然需要一
定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谁来种地”的问
题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

48岁“小年轻”种植户

从济南出发过黄河西行，当高楼大厦逐
渐隐去，大片的田地出现在视野中，齐河县
胡官屯镇便到了。

在胡官屯镇的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
社，记者见到了行政人员李培培。李培培是
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如今和丈夫打工养
家，家里的20亩麦地由公公婆婆种着。“这
些地一年下来能挣两三万块钱，指望几亩地
养家不可能。老人主要是看看孩子，顺带着
种一点。”

30多公里外，晏城街道大杨村，李娜的
经历也颇为相似。李娜做着道具网的生意，
家里的几亩地也是由婆婆种着。用她的话
说，这些地更多是在“给老年人找点事儿
做，不指望它挣钱的”。“种菜耽误的精力
多，老人年龄大伺候不了。家里的地都给婆
婆种了麦子。种麦子相对省心点，一年忙不
了几天，平时她主要是给看看孩子、照顾照
顾家里。”李娜说。

“父母这一辈还种，更多是个念想，不
种地心里没着没落的。”李培培对记者说，
“年轻人可都算账，一家一户要把自己的人
工算进去，即便国家有补贴，那利润也很微
薄，真是赚不出来。”

今年48岁的大杨村西红柿种植大户杨可
俊，已经有了孙子孙女，当上了爷爷，但是
在种地的人中，他依然是排得上号的“年轻
人”。“我从2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种大棚，
到现在20多年了。大棚都换了好几茬了，回
头一看，人没更新，我还是‘小年轻’。”

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遍布在
70个村庄。“除了无人机飞手和少数几个职
员，哪有年轻的？都是五六十岁的。我们这
些四十来岁的就是年轻人。”理事长袁本刚
告诉记者。

无论是一家一户的散户，还是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都在迎接着老龄化
的到来，年轻人似乎已经成为农业领域的
“奢侈品”。

大杨村葡萄种植大户杨传健是全村最年
轻的种植户，37岁，农龄7年。30岁那年，他
辞去了司机的工作回村种葡萄。这么多年过
去了，回乡务农的同龄人依然就是他自己。

李培培今年32岁。6年前，为了照顾家庭
和孩子，她回到村里，在合作社找了份大部
分时间干文员的工作。“咱们这个年龄谁种
地啊？我知道的就一个小媳妇在种地，比我
小一岁，属马。其他的，再年轻的也是40岁
出头了。”李培培在合作社工作了6年，周围
的十里八村她很熟悉。

袁本刚说：“30多岁到40岁之间的，基本
没有一个在家种地的。我们想招聘个年轻
人，真的是很难。”

看农业劳动力的构成，1980年似乎成了一
道分水岭，前面的人被留在了田间地头，后
边的人与土地分离开来。耕作，似乎已经成
为了“60后”“70后”的专属记忆。

“你觉得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记者
问。

“小青年在外面打工一天好几百，回来
种粮食一年千把块钱，你种吗？”晏城街道
前甄村书记甄春才的反问把记者问住了。

趁着过年的团聚时刻，记者试图在晏城
街道、胡官屯镇的几个村里找些年轻人询问
一二。或许是受“就地过年”影响，临近年
根儿，村里也并不似往年热闹，年轻人的身
影依旧没有成批成群。当记者问及这些基本
因为过年过节才会返乡的年轻人是否会考虑
回乡种地时，得到的答复高度一致：不会
吧。

“如果你们的孩子决定回村种地，你支
持吗？”记者在采访中逢人就问，被问者全
都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才不会回
来。”

“那你们会劝孩子回来种地吗？”回答
往往是半晌的沉吟———

“农业不好干。投入比较高，但是回报
慢，还很可能一辈子翻不过身来。”

“农业风险大，市场一波动真是受不
了。去年西红柿是十块钱三斤，今年是一块
二一斤，同样的付出，产出差别大了。”

“一下地就嫌扎脚，连自家的地在哪里
都说不清，这怎么种。”

……

绕不开的规模化经营

雨水节气，万物萌动。驱车穿行在齐河
县，旷野之上，返青的麦田、刚刚耕过的土
地、白色的大棚次第闪过车窗。如今，田地
的“边界”正在逐渐打破。

最早为人们接受的是土地“内部流
转”，杨可俊现在种着的几块地就是这么来
的。杨可俊的兄弟和叔叔外出务工，家里的
地没人照料，于是便交给杨可俊打理。“这

种情况很多，人不在村里了，又不想让地荒
了，地就给亲戚或者邻居种着。”

种不动、不愿种、没法种，农村老龄化
在加剧，能种得动地的亲戚、邻居越来越
少。渐渐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等规模化种植方式应运而生。

为了让土地成方连片，前甄村2018年组
织了一次调地。“把愿意入社户的地调在一
起，不愿意入社户的地调在一起。村里有290
多户人家2700多亩地，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想
自己种了，第一波就有100来户500来亩地入
合作社托管了。”甄春才介绍。

前甄村村民入的社是乡土丰利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从前甄村的500亩地起步，现在
合作社在多个村里种植着2000多亩地，还以
半托管的形式管理着6000多亩地。“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找来想要入社，有些地块离我
们自己的地很远，我们没法收。现在种地的
人在变老，年轻人又不种，不入社的话真是
很难办。”合作社理事长甄利军认为。

对于土地这种从零到整的变化，和土
地、农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大杨村党支部书
记杨江林感受更深刻。大杨村位于城乡接合
部，靠近齐河县城，离省会济南也近，区位
优势明显。村里共有1499亩地，2014年开始
流转。“刚开始能接受流转的人少，包括现
在总的来看流转的地还是少，个人种个人的

这种情况还有1000多亩，但这个情况肯定会
变。现在还能勉强种得动的，再过几年真就
没人种了。而且用老办法种地根本不行了，
投入大，产出小，生产销售都跟不上。规模
化种植这是个必然趋势，现在正在磨合
期。”

目前仅仅在齐河，全县累计培育50亩以
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1630家，发展专业服务公司、农机合作社等
经营性服务组织486家，粮食生产综合托管率
达到80%以上。

“现在越来越多老百姓愿意入社了，但
是有些地我们还真要不了，有些也真是不敢
要。”甄利军告诉记者。

甄利军坦言，土地价格太高，用不起地
的问题在近年来逐渐凸显。在甄利军看来，
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先是花费几年工夫破
除老百姓心理上的障碍，让大家接受规模化
经营的形式，然后紧接着开始遭遇产出不稳
定和老百姓对土地收益高预期的冲突。“农
户想让地价尽可能高，但合作社得算成本。
农户的心理预期合作社根本挣不出来，这就
没法推进了。我从2017年开始逐渐发现，土
地太贵正在制约着合作社的发展。”

甄利军提出“适度调地”的概念。“年
龄大的、外出打工没有时间的、不愿意种地
的人，他们对土地收益的预期低，把他们

的地调整在一起，规模化种植；愿意种的
人对土地收益的预期高，他们继续自己
种。这样农户能满意，合作社也能承受。
有些地方已经采用了这些办法，效果还是
很不错的。”

合作社遇到的土地问题不只是这些。
为了增加土地收益，不少合作社都在探索
三产融合的路子，农产品深加工几乎就成
了必经之路。深加工首先要解决的是建设
用地问题。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在建设用地指标
的争夺中，农业项目的竞争力相较工业项
目弱很多。“农业纳税不行，竞争不过工
业项目，希望政府能给一些扶持。”袁本
刚说。

智慧化是另一条解题思路

立春那天，甄利军正忙着给合作社位于
前甄村的500亩地浇水。平整宽阔的土地上，
喷灌机甩出70米的“水袖”。春节一过，他
就要在这片土地上播种藜麦。去年，齐河加
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力度，推进藜麦规模化
种植，这其中就有甄利军的500亩试验田。
“这么些地靠人浇地得浇到什么时候？靠这
些大型机械，一天就能完成80到100亩地的作
业。”

正月初七，甄利军的藜麦播种拉开大
幕，施肥、旋耕、播种同时进行。借助新一
代的播种机，两天工夫，播种工作全部完
成。“种藜麦是个技术活，不是传统播种能
实现的，得借助智能化的设备。”甄利军告
诉记者，“藜麦的种子跟小米似的，一开始
就吐一点小芽，很弱很弱，也就比头发丝儿
稍粗一点，要是种得稍微深一点就拱不出
来，这就对苗床、对播种机都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逼着你必须提高精细化、智慧化水
平。”晏城街道在去年成功耕种500亩藜麦的
基础上持续发力，依托乡土丰利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的力量，秋天又在河口闫村流转土
地，今年藜麦种植基地面积可确保在1500亩以
上。

在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帮村民们
打药是合作社的热门服务之一。“人工打药
一天也就打20来亩地，现在无人机打药，大
疆的T20、T30无人机一架一天平均作业1000
亩。我们胡官屯镇总共不到10万亩地，无人
机打药的话几天就能完成。而且人工打药，
基本年年都有人中毒、作物中毒的，用药量
不当、技术性上把握不住，都容易引起中
毒，用无人机打，用量精确还安全。这就是
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的效益。”袁本刚说。

谁都能看出智能化、数字化是个风向所
在，但是真的想站上风口却并不容易。在数
字化改造的资源争夺战中，僧多粥少的现象
在加剧。

“就比如我们去年买了七八架植保无人
机，但是走不上补贴。我了解到全市针对无
人机的补贴也就够补20来架的，还不够我们
一个县用。”袁本刚说，有些先进的新设备
价格比较贵，如果国家有相应的补贴，合作
社乃至农户们会更容易接受、采用新技术。

“现在不是说没有优惠政策，是我们有
时候很难切实享受到。比如有时候买的设
备，没有针对这一块的资金，有的时候是报
上去了，等钱等太久。”甄利军说。

“可否把补贴和粮食产量挂钩？不管你
请了什么专家、买了什么机械，都是为了服
务于粮食。以粮食产量定补贴，这样可以大
大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能引导大家把注
意力真正放在产量上。”甄利军说。

年轻的“逆行者”

在劳动力外流的大潮中，杨传健无疑是
一名“逆行者”。

与众多喜欢往外走的年轻人一样，30岁
之前，杨传健曾外出打工，给蔬菜商贩做过
很长一段时间司机，方圆400公里他基本跑遍
了。7年前看中了葡萄市场，他选择回乡务
农。

“我当时是边开车边看行情。2013年那会
儿，光齐河县城这一个地方一天能销售多少
葡萄？一辆车5000斤葡萄，一天能销售12车，
就是6万斤。这是光县城啊，市场多大啊？”
终于，在考察了三年葡萄市场之后，2014年，
这个没种过地的“农二代”回到村里。

很快18亩葡萄种了起来，葡萄一收获就
迎来了大卖。去年，杨传健和父母经营的葡
萄棚纯盈利21万元。

全职种地需要多方考虑，而多种形式的
“兼职农民”，则为农村吸引年轻人、留住
年轻人提供了一条解题思路。

正月初八，袁本刚带领合作社员工来到
地里查看小麦苗情和土壤墒情，研究春季田
间管理措施。“这片地是去年冬天我们浇了
越冬水的，墒情比较好，长势也比较好。根
据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把施肥和浇水的情况
往后推迟。”下这个结论，袁本刚靠的不只
是自己的耕种经验，还有今年新引进的四名
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研判。

记者注意到，相较“专职农民”队伍中
年轻人的难得一见，在技术员、无人机飞
手、农机司机等专业技术岗位上，年轻人逐
渐成为活跃群体。农业生产正向着环环相扣
的链条模式演进，分段负责、专司其职的耕
作方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农业的全链条劳
作。

甄利军告诉记者，乡土丰利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有员工七八十人，只有为数不多的
几个人是“全职”的。“大部分是自由活动
的，农忙的时候会找他们来干活。播种的人
管播种，打药的人管打药，你让播种的人去
打药他也不会，大家各司其职。农机手们依
靠我们，我们也依靠他们，大家彼此都比较
喜欢这种用工方式。”

袁本刚的感受也非常相似。正月十六一
早，他刚“面试”了一个志愿加入无人机飞
手队伍的小伙子。“他平时打工做电焊，想
着农忙的时候回来做无人机飞手打药。农业
季节性很强，农忙的时间相对集中。如果大
家全职待在家里那赚不出来，全职在合作社
干我们也养不起，现在这种季节性用工是目
前摸索出来的最好的方
式。”

这条农业“流水
线”，根据农时阶段性
务农、时薪性价比高、
专业技术要求高等特
性，正吸引着大量年轻
人以“兼职农民”的身
份回归土地。
（指导老师 周学泽）

“散户”与合作社的相处之道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在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
的今天，依然有大量农户选择自己耕种家里的
田地。规模化经营者热切期待着土地能够尽可
能成方连片，“散户”则希望能够坚守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好像是道无法两全的选择题。

若干年前，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是新兴
事物，老百姓对此的接受度并不高。2009年金
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刚刚组建时，只有5户
入社。

时间改变观念。伴随农村老龄化的加剧和
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十多年间，金穗的社员
数量从最初的5户发展成了2000多户，老百姓
对合作社的接受程度逐年升高。如今在齐河
县，50亩以上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
作社就超过了1600家。这是时间的选择，也是
农民们自己的选择。

发展到今天，除了流转土地，老百姓与合
作社的相处有了更多种形式。胡家屯村的李培
培告诉记者，自己家里的地婆婆依然想自己
种，于是就以半托管的形式“选择性入社”———
自己能干的农活儿自己干，干不了的农活儿交

给合作社干。“也不是一开始就接受这种形式，
也是一步步摸索出来的。刚开始是来合作社买
农资、种子、农药之类的，买了药了就找他们打
药试试。一次打得挺好，下次就想继续找他们
了。现在我们家的地，播种自己家里人播，打药
的时候就交给合作社一起都打着。”李培培说。

金穗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本刚
告诉记者，也正是明白老百姓“自己的地想自
己种”的心理，合作社的一个主要服务模式就
是为“小散”户开展社会化精准托管服务。“托
管的话在老百姓心里的阻力小很多，这样我们
提供服务，解决‘小散’农户种地难、成本高、不
划算的难题。”

乡土丰利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甄
利军今年正打算和农户们 “签订单”，以绕开
老百姓心里最在意的地的问题。“其实零散的
土地给我们种也不好种，而且地价高，我们即
便要了也挣不出来，所以我们打算跟散户‘签
订单’：地还是你经营，但种子、肥料、农药等等
合作社来出，机械作业合作社来干，最后产出
来的粮食同等价格下得卖给合作社，然后合作
社再销售或加工。”甄利军打算今年这么试干
一番看看效果。

如今在一二三产融合的背景下，农民们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接受程度进一步提升。在
传统的农产品经营中，农民最大弱点在于销售
渠道不畅，单家独户的经营，很难结合市场需
求来生产。如今农业的产业链条向深加工延
展，合作社等主体在农资采购、市场信息获取、
技术支撑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显现。独门独户
无法购置的先进设备、无法引进的先进人才、
无法找到的致富路径，在合作社就有了落地的
可能。

大杨村的盛杨果蔬合作社正在建设中，种
植户们隔三差五都要来问问进度。在他们看
来，合作社统一提供的“盛杨果蔬”包装让他们
在搞批发之外，有了一片直销社区的新天地。

“现在我们天天盼着合作社快点建，像冷库、加
工设备之类的我们自家是弄不了，但合作社
行，建好后肯定会有更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
办法、新办法。”农户们告诉记者。

办法总比困难多。在致富的路上，围绕着
土地这个老百姓最在意的生产要素，无论是散
户还是规模化经营者，都在尽最大努力做着探
索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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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者者 陈陈晓晓婉婉 报报道道
图图①①：：22月月1199日日，，乡乡土土丰丰利利农农机机服服务务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在在齐齐河河县县晏晏城城街街道道前前

甄甄村村的的土土地地上上播播种种藜藜麦麦。。
图图②②：：22月月1188日日，，金金穗穗粮粮食食种种植植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理理事事长长袁袁本本刚刚((左左二二))在在

查查看看小小麦麦苗苗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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